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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思銘/黃葛市報導】 

    本月四日晚間在天門大學附設醫院發生一起疑似因藥物使用失當所致的醫療事故。一

名罹患糖尿病的 71歲婦人晚餐後突然出現劇烈的嘔吐與腹痛，經醫師投藥急救後卻引發

心律不整而昏迷，雖經醫護人員通力搶救，依舊回天乏術。目前院方已將相關資料呈交主

管機關，並積極調查事故原因。 

 

死者家屬今日召開記者會，指出此事件的起因很明顯就是醫師用藥過量，院方不但至

今未向家屬公開道歉，還想用內部調查為藉口拖延時間，實在令人髮指。 

 

    死者黃太太的兒子形容，母親雖然長年受糖尿病所苦，身體與心靈卻十分堅強，這次

實在是因為腸胃道症狀過於嚴重，才不得不住院，沒想到卻因此遇上死劫。「如果院方再

拿不出誠意，我們不排除提告。」 

 

    天門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顏松年解釋，患者除患有糖尿病所引發的多重併發症，亦患有

輕微失智症，生前服用多種藥物進行治療。事件起因是否為藥物使用失當，仍需進一步的

屍檢報告釐清。 

 

    「治療不是單一因素就能決定，還要考量患者的狀況」顏松年強調，院方絕對尊重家

屬所有權益，並全力配合調查。希望家屬也能理性討論，切勿在調查報告出爐之前聽信不

實傳言。 

 

 

＊＊＊ 

推開通往樓頂陳舊的鐵門，趙漢強消瘦的身影出現在眼前。現在已接近午夜，住宅區

內多數的人家早已熄燈，放眼望去，老舊而排列緊密的公寓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只剩下

街口昏黃的路燈維持最起碼的光明。漢強一手搭在樓頂邊緣的圍牆上，一手扶著下頷，路

燈昏黃的燈光照在他臉上，讓他緊皺的眉頭與肌膚上的紋理更顯深邃。他並沒有發現我的

到來，依舊靜靜地看著無人的街道，與眼前寧靜的夜融為一體。 

 

我提著剛剛在街角買的滷味與啤酒走到他身旁，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漢強好似從

深沈的睡夢中醒來，驚叫了一聲，還誇張地向前傾倒，讓我以為他差一點就會摔下樓去。 

 

看著他滑稽的動作，我不禁笑出聲來。從我剛認識漢強，他就是這樣單純，容易被旁

人的惡作劇驚嚇。但漢強從不因此而生氣，反而總是用他那陽光的招牌笑容面對旁人的戲

謔，讓他成為團體中不可或缺的歡樂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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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晚的他卻十分反常。不僅一句話也不說，臉上還盡是憂鬱的神色，對於我剛

剛的戲弄，也只是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又擺回原來的姿勢，讓我感到十分錯愕。看著

眼前的漢強，再看看提袋中的宵夜，一時間我不知該如何打破這尷尬的局面，於是我也學

著漢強靠在牆邊，望向無燈火的住宅區。 

 

過了半晌，我注意到漢強的眼角餘光頻頻飄向放在牆上提袋，他大概是發現我帶來的

啤酒，可是又不好意思自己拿出來喝。我嘆了一口氣，解開袋子，將一罐啤酒遞到他眼

前。漢強呆滯了幾秒後，接過我手中的啤酒，默默啜飲了起來。我也打開了一罐，一邊喝

一邊思考該如何跟他搭話。等到酒罐已快見底，我才溫吞地說： 

 

「那個……下午跟你借的電腦，我離開醫院前放在你的辦公桌上了。」 

 

「喔。」漢強虛應了一聲，總算開口。「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這不是廢話嗎，」我說：「我剛剛去敲過你家的門了，那麼晚不在家裡，肯定是在

樓頂想心事。」 

 

「呵呵，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對我的習慣這麼熟悉！」 

 

漢強乾笑了兩聲，他的臉上終於出現了一點笑意。他舉起酒罐繼續啜飲，呆滯地凝望

遠方的街道。我拿出袋中的滷味叫他吃一點，但他揮了揮手，表示他沒有胃口。 

 

「你怎麼工作到那麼晚，今天不是不用看診嗎？」漢強問。 

 

「還不是我們科的主任。」我說：「你知道，老顏要退休了，他為了要爭取院長的位

子，一天到晚在找我們商討計策。但他又說他是副院長，很忙，所以要我們這些手下拜訪

醫院的大佬、拉攏董事會。」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漢強說：「我們科的馬老大也是一樣啊，覺得自己有機會，

就把全部心思放在競選上了。今年的院長選舉真夠精彩，又是黑函、又是週刊爆料，如果

他們能花一半心思在管理上就好了。」 

 

「就是說啊。」 

 

漢強轉過頭來與我相視而笑，看來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已比剛剛放鬆了許多，原本蒼

白的臉也泛起些許紅潤。但我還是很疑惑，為什麼他剛剛會看起來那麼哀傷？按耐不住心

中的好奇，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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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看起來那麼不開心，是不是因為那件事故？」 

 

「哼，果然被你看出來了」漢強啜了一口啤酒，說：「黃太太的那件意外攪得科裡一

團亂，她兒子已經去提告了，現在我正在為出庭的事傷腦筋。」 

 

「這件事我一直很想問。」我說：「你雖然平常很粗線條，但治療的時候都滿謹慎

的。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失誤呢？」 

 

「這……說是失誤，也不完全對。」漢強說：「不，我想我的處置應該……應該不會

出問題才對呀。」 

 

漢強低下頭，把玩著手中的啤酒罐。鋁罐凹槽上殘留的啤酒隨著他轉動的手腕靈活運

動，有韻律地轉上轉下，而他的眼睛也專注地跟隨著酒滴上的閃光。他似乎在逃避什麼，

又好像是因為思緒混亂而不知該如何開口。我看著沈默不語的漢強，緩緩說道： 

 

「其實，黃太太的狀況我知道一些，她是因為糖尿病引起的胃癱瘓才住院的，對

吧！」 

 

「你怎麼知道？」漢強轉過頭來，驚訝地問。 

 

「因為黃太太也有阿茲海默症啊，所以她以前曾經來我們身心科看診，現在好像也有

在吃藥治療失智症的樣子。」 

 

「對喔，她的確有輕微的失智症，雖然不是很嚴重，但行為常常不受控制，有時還會

偷拿隔壁床的食物來吃，讓我們很困擾呢。但如果撇除這件事不談，她真的是一位和藹又

親切的老太太。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她身上呢，唉！」 

 

漢強嘆了一口氣，將罐中最後的一點酒喝盡。然而酒精並沒有辦法緩解他的憂愁，就

連他臉上好不容易泛起的一點紅暈，也一點點恢復原先的蒼白。看著他難過的樣子，我實

在不好意思繼續追問，但就在我正思考著該如何安慰他的時候，漢強卻自顧自地說起當天

的經過： 

 

「那天晚上，大部份的病人都已經吃過晚餐的時候，有好幾位病人出了狀況，我在內

科病房進進出出，一會兒問診，一會兒去護理站調整處方。就在快七點半的時候，有人

call我說黃太太突然開始嘔吐，肚子痛得在床上一直打滾，要我立刻去處理。其實這也

不是多嚴重的事，胃癱瘓的患者偶而會出現這些症狀，只要開藥促進腸胃蠕動就好了。於

是我就要護理師替她補充水分和電解質，再注射紅黴素。然後我就離開去看其他病人。」 

「紅黴素？你是說 erythromycin？」我疑惑地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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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對，就是紅黴素」漢強說：「我當時是叫他們注射紅黴素。」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用。」我說：「雖然是有外國文獻這樣建議，但在本地

這可不是一種常規的處置啊，為什麼不用常用的那些藥呢？」 

 

「因為她那時候嘔吐得很厲害，沒辦法用口服的藥物。所以我就想起之前看過的指

引，就開了靜脈注射紅黴素的 order，結果……」 

 

「結果就出事了」我補充道。 

 

兩人再度陷入沈默。我看向低頭不語的漢強，他雖然仍在把玩早已空了的酒罐，但看

得出來他手腕的動作已不像剛才利索，好像還微微地顫抖著。 

 

「你不覺得剛剛跟我說的過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嗎？」我試探地問道。 

 

「當然，這幾天我反覆回想，覺得處置沒有很完美……」 

 

「不是不完美，是有很嚴重的問題。」我說：「你知道為什麼黃太太最後會心律不整

嗎？我想那八成是紅黴素的副作用造成的。」 

 

「你說紅黴素……心律不整……」漢強顫抖地說。 

 

「這連醫學生都知道」我說：「紅黴素會讓心室肌肉活動電位持續的時間延長，而可

能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在使用之前，應該要先替她測心電圖確認她的心臟能不能承受，你

當時有這麼做嗎？」 

 

「這……我當時沒有做。」漢強說。 

 

「沒有？唉，你怎麼這麼不小心？」我說：「她是女性、年紀大、服藥之前又曾大量

嘔吐，血液中鉀離子肯定不足，怎麼看都是產生心律不整的高危險群啊！」 

 

漢強沒有回應，他顫抖地舉起酒罐，搭上下唇。但旋即想起啤酒已全數喝完，頹然地

垂下拿著酒罐的手，呆滯地靠在圍牆上。 

 

「還有，你不是也說黃太太有在吃藥治療失智症嗎，憑我的印像，她應該是吃

Aricept吧？」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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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你說得沒錯。」 

 

「那這樣危險因子又多了一個了」我用手比了一個三，繼續說：「Aricept會干擾紅

黴素的排除，讓它的副作用更強、更危險。」 

 

「你不要把我當成白痴好不好」漢強惱怒地說：「這些我當然知道，也都有想到啊。

在開 order之前我也猶豫了一會兒，可是……」 

 

「可是什麼？」 

 

「當我要叫實習醫師小陳去推心電圖的機器時，我的電話突然響起。」 

 

「然後呢？」 

 

「我就……接起電話。講完電話後我覺得非常煩躁，而且黃太太的狀況持續惡化，小

陳還不斷雖促我下診斷。當時我的腦袋變一片空白，情急之下我便聽了小陳的建議，沒有

測心電圖，就……可惡！」 

 

漢強大喊了一聲，將手中的啤酒罐向前用力扔出，然後身子向後一轉，跌坐在地上。

酒罐砸中對面公寓的遮雨棚，發出一連串響亮的碰撞聲，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小聲，像是

引爆火藥的引子，在聲音消失的剎那，從漢強被雙臂環抱的頭顱傳來嗚嗚噎噎的啜泣聲。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這麼不小心。」漢強模糊、斷斷續續地說到：「細思起來

漏洞百出的事，我竟然沒有好好把關。」 

 

我蹲下來，將手搭在漢強的肩膀上，輕輕拍撫。他的肩膀隨著啜泣上下震動，那嗚噎

的哭聲雖聽起來模糊，用手感觸起來卻異樣劇烈，隨著他的胸背傳到我的臂膀，讓我能清

楚了解到他的悲傷。可見剛剛的質疑已經徹底擊潰他的心防，讓他完全了解到自己的閃失

有多麼致命。 

 

看著他激動的模樣，我卻出奇平靜。爸爸從小就常常跟我說，謀事要果決，行事要果

毅，尤其是至關命運的大事，更是要鐵了心、狠下手。懂事一來，我都是這樣行事，也屢

獲成功，而這次也不例外。 

 

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 

＊＊＊ 

「好了，別那麼自責。」我拍著漢強的肩膀，說：「人都是會犯錯的，更何況這也不

完全是你的錯，誰叫你運氣不好，在煩躁的時候遇到徵象不明顯的病人。你現在該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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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該怎麼跟律師與檢察官交代，只要你態度良好，他們可能會幫助你減輕刑罰，未來你

也好重新開始啊！」 

 

「運氣不好，或許真是如此。」漢強抬起頭來，用手臂抹了抹臉面。「我真的是運氣

不好，再加上太不小心，才會……才會……」 

 

「好了，漢強。過去的事現在也不能挽回了，明天開始我會幫助你度過難關。今晚就

別再想了，喝點酒、好好睡上一覺吧，我會陪著你的。」 

 

我打開另一罐啤酒的拉環，遞到漢強眼前。但他並沒有接受，反而將我的手用力推

開，讓我手中的啤酒險些灑出來。 

 

「漢強！」我微微皺起眉頭，說：「別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

現在哭也沒用啊！」 

 

「不，你沒搞清楚。」強用雙手抹了抹臉，說：「我會哭並不是因為我的失誤，而是

因為……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啊！」 

 

「不甘心？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我疑惑地問。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漢強說：「你是醫師，應該可以明白。雖然紅黴素可能誘發

心律不整，但機率其實不高啊！為什麼就這麼巧在黃太太身上發生，還導致最壞的結

果？」 

 

「這其實也不難猜測，」我說：「剛剛也說了，黃太太吐得厲害，本就有可能出現低

血鉀的狀況，再加上她是女性、年紀又大，依統計調查而言本來就是誘發心律不整的高危

險群。所以我才說你運氣不好，遇到這麼個……」 

 

「對！你說的都對！」漢強粗魯地打斷我的話，急切地說：「這情節如果用運氣來解

釋，確實很合理，但有兩個點我非常無法理解，你知道是什麼嗎？」 

 

漢強扶著牆站了起來，轉頭看向我。那雙清秀的丹鳳眼微微浮腫，透著醉酒般的酡

紅。眼角殘留著些許淚痕，卻不見一點哀傷的神色，反而從他緊繃的肌理、收束的眉宇，

散發出一種不容忽視的嚴肅，讓我緊張得不知該如何開口。認識漢強那麼久，我還是第一

次在他臉上看見如此認真的表情，此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脈搏正微微加速，但我分不清讓

我如此緊張的原因究竟是漢強突然轉變的神色，還是他出乎意料的回應。 

 

漢強見我一直沈默不語，就接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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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那通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停車場的管理員，說我的車停錯地方，要我立

刻去移車，還不明究理地罵了我一頓。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來的那組電話號

碼。」 

 

「有……有什麼奇怪的嗎？」我問。 

 

「那組號碼是院內的總機，無法回播的那種。平常護理站有事要聯絡醫師的話都是用

那組號碼，但停車場管理員可不是，通常都是聯絡單位，再請單位連絡醫師，不可能直接

打給醫師的呀？」 

 

「這滿奇怪的，會不會是管理員上來借電話……」 

 

「這也不可能，」漢強說：「你剛來天大可能不太清楚。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員工都有

公務手機，並配備一組速播碼，單位若有事要聯絡都是用這組號碼。但跟其他醫院不一樣

的是，本院醫師的私人手機也配有速播碼，而且只在醫師間公開，其他人不會知道。」 

「你的意思是……」 

 

「那天響的，是我的私人手機。」漢強說：「若要打通我的私人手機，不是用我原本

的號碼，就是用醫師間流傳的速播碼，但這兩組號碼我都沒有告訴過護理站的任何一人，

可見這一定是某位醫師或是知道我原本號碼的人播的。其實我剛來天大的時候，也常常分

不清這兩組速播碼呢，呵呵！」 

 

漢強嘴角上揚，露齒一笑，輕快的笑聲在樓頂迴盪。然而我從他的眼中讀不出一點與

笑聲相稱的歡快，他的眼神依然嚴肅，目光依舊銳利。當我扶著牆站起來時，他朝著我前

進幾步，走到燈光最強的地方。路邊發散來的燈光雖然昏黃，襯著它標緻的五官，光影交

錯，卻形成異常強烈的對比，讓我感到一種鬼魅般的壓迫感。 

 

「你了解了吧！事後我也有去跟管理員查證，果然當天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我，可見

那通電話是某人，而且很可能是某位分不清兩組速播碼的醫師打給我的。這就很奇怪啦，

是誰？又是基於什麼目的？你說呢，宇平？」 

 

當漢強輕聲喚著我的名字時，我感受到一種從未經歷過的恐懼感。這真的是我認識的

漢強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個少根筋的傻小子，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如此認真而縝密

地梳理一件事，也沒想過我和他竟會在這樣詭異的氣氛下談話。此時我感到瀏海下一陣濕

潤，眼鏡順著鼻樑緩緩滑落。 

 

「你，怎麼在流汗啊？」漢強問道，臉上浮現出一抹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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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喝了酒身體就容易發熱。」我說，連忙將眼鏡推回原位。 

 

「小心啊，冬天感冒可不好啊！」 

 

「謝謝你的關心，」我說：「你也是啊，整天疑神疑鬼，對身體可不好。」 

 

我向前走了兩步，抖了抖肩膀和腦袋，微低著頭看向漢強。漢強也轉過身來，雙手叉

腰，稍稍皺著眉盯著我。從他方才的語氣，似乎已經察覺到事件中的不尋常，甚至懷疑到

我身上來。但他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仍是個未知數。或許他現在是在試探我，或純粹是

在虛張聲勢。我清了清喉嚨，冷靜地說到： 

 

「你是說，有人故意打電話給你，讓你煩躁，讓你出錯？」 

 

「對，我覺得很有可能，而且那個人還可能跟小陳串通好，在我接完電話後，要不斷

厲聲催促我，讓我無法仔細思考。那個人應該很了解我，知道我在煩躁的時候會腦中一片

空白，並很容易受旁人建議左右，就跟那時一樣。」 

 

「哼，你也太有想像力了吧！」我說：「這哪有那麼容易，要是你還記得要測心電圖

呢？要是黃太太用了紅黴素也沒事呢？這之間有太多機率會讓病人平安無事，如果要作為

殺人手段，也太不可靠了吧！」 

 

「沒錯，機率實在太小了，但如果再用其他方法讓機率上升呢？」 

 

「呵呵，這種事只有神可以做到吧？」 

 

「不，那個人就做到了。而答案就在事件的開端。」 

 

忽然一陣風吹來，我感到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低頭一看，我才發現襯衫已經濕透

了。我一邊整理被風吹歪的領帶，一邊忖度著漢強所說「開端」這兩個字。看來今天來找

漢強前的一系列安排決不會白費工夫，而今晚的「試探」也證明了我的疑慮。我深吸幾口

氣，平抑住激動的脈搏，繼續聽漢強探掘到的「真相」。 

 

「在我發現那通電話的異常後，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操控這整件事，於是我就回到黃

太太的病房，向其他病人和看護打聽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果然，我在黃太太的病床下

找到了一樣東西，讓我更確信我的猜測。」 

 

「哼，難不成你找到毒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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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毒藥也不為過，」漢強拾起那罐開了卻沒人喝的啤酒，用食指指著它，說：

「那是一罐加了糖的葡萄柚汁，這非常奇怪。因為葡萄柚汁會阻礙許多藥物的代謝，加強

藥物的副作用，因此在醫院是不可能出現，也不會有家屬會帶進來的。但那天晚上，黃太

太對面病床的看護有看到她在喝一瓶橘色的果汁，雖然不知道那瓶果汁是不是就是葡萄柚

汁，但只要化驗我找到的空瓶殘留的跡證，應該就能確認了。」 

 

「這真的很糟糕呢，可能是有人買錯，然後又被黃太太偷走了吧？畢竟黃太太也有偷

拿別人飲料的前科嗎？」 

 

「不，我想事情沒那麼單純。」漢強說：「你說得沒錯，黃太太有糖尿病，所以她的

家人不可能買果汁給她，但這還是說不通，因為正常情況下葡萄柚汁不可能出現在醫院

裡，而我也沒調查到那天有誰買的果汁不見。正當我不知該如何繼續追查的時候，我想到

了黃太太的一個習慣。黃太太的家人為了讓她在病房不感到寂寞，便在她的平板電腦下載

了一個錄音程式，讓她可以隨時聽見家人預錄的聲音。但黃太太不太會用電腦，常常不小

心按到錄音鈕，過了好幾小時才會發現。我想那天可能也有錄音，或許會錄到些什麼，所

以昨天我就去拜訪黃太太的家人，請他們提供電腦裡的錄音檔。你知道這有多難嗎？昨天

下著雨，我……我在他們家門口跪了……兩個小時，又聽他們罵了很多難聽的話，才……

才拿到。」 

 

漢強低下頭，語帶哽咽地說著，看來他真的受了不少委屈。或許我可以上前安慰他，

輕拍他的肩膀或是給他一個擁抱，但我想這一切可能已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終於，在錄音中找到了答案。黃太太喚著他的名，說他手裡拿著橘黃色的飲料，

而那個人也親切地跟黃太太寒暄，還假惺惺地叫她不要喝。」 

 

「黃太太如那個人所願，喝了葡萄柚汁。果汁中過高的糖分使她的糖尿病和胃癱瘓急

性惡化，而需要急救。」 

 

「不斷嘔吐的病人、莫名其妙的電話、後輩別有用心的催促，讓我喪失理智，而犯下

一連串錯誤。」 

 

「再加上葡萄柚汁與藥物的交互作用，造成無法挽回的心律不整。」 

 

我與漢強一人一句說著他剛剛探尋到的「真相」，一種難以名狀的蕭瑟在我們之間不

斷壯大。我與他就像在鬥技場對峙的勇士，怒視著彼此，各自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與算

計。但我也注意到，他的站姿已不若剛才硬挺，眼神也有些迷茫。他睜大雙眼，貪婪地喘

氣，一步步向我進逼。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小說組 第三名 

 

10 

 

「那人是多麼可怕啊，宇平！」漢強張開臂膀，大聲說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沒

有犯法，卻讓心律不整的機率由原先的微乎其微，進展到足以致命。還讓我就像走在獨木

橋上一樣，不斷……不斷被剝奪選擇的機會，最終掉入那人的陷阱。」 

 

「漢強，我覺得這都是你的妄想。這樣做確實可以提升至死的機率，但相對的，只要

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會失敗啊？」 

 

「所以呢？」漢強垂下手臂，傾身向前，說：「失敗了又怎麼樣？反正花費又不大，

再做一次就好啦！我懷疑那個人……應該……應該試了很多次，所以最近……黃太太狀

況……才會那麼多！」 

 

「那……你有證據說放果汁的和打電話的是同一人嗎？」 

 

「沒錯……我沒有證據，但我……我有理由相信，因為……葡萄柚汁本身就……充滿

惡意！」 

漢強背靠著牆，跌坐到地上，手中的酒罐摔落在地，發出一連串清脆的響聲。他的襯

衫與褲子上沾染大片酒漬，四肢像掉線的木偶般無力地垂在地上，看來十分狼狽。漢強歪

著頭，一邊喘氣，一邊說： 

 

「可惡，為什麼我……會突然那麼想睡？明明……」 

 

「明明只喝了一罐啤酒，對吧？」我說：「我剛剛就覺得奇怪，平常六瓶起跳的你，

今天怎麼喝得那麼節制。」 

 

「渚宇平！」漢強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喊我的名字。「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

要……害她。她……無冤無仇……為什麼？」 

 

「漢強，休息吧。之後的事我會處理，你就好好休息吧！」 

 

漢強閉上眼，癱軟地倒在地上。我上前抱住他，將漢強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的眼瞼間

流著淚，嘴唇不停活動，似乎仍想說什麼，但此時的他也只能發出囈語班含糊的聲音。我

將頭靠向漢強，側耳傾聽，似乎在他氣若游絲的吐息間聽到他這麼說： 

 

「宇平，我不想……懷疑你，求求你……解釋，事情不……你做的。」 

＊＊＊ 

     收拾好地上的垃圾後，我走進樓梯間，關上鐵門，盡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漢強已

經睡著了，他已經好久沒有好好睡上一覺，就別吵醒他吧！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小說組 第三名 

 

11 

 

    手裡提著冷掉的宵夜和幾罐沒喝完的啤酒，一步一階緩慢地走下樓。此時我的心情非

常複雜，成事的安心摻雜著難以言喻的忐忑，讓我在走到樓梯轉角時不禁停下腳步，坐倒

在牆角，抬頭仰望通向樓頂的大門。 

 

    沒想到漢強盡然能將事情理解到這個地步。他幾乎說中事件的每一步操作與發展，甚

至透過鮮少有人注意到的蛛絲馬跡，找到了幕後的真實。這整個事件在正常人的想像中應

該是荒謬且超乎常理的，但這因為如此，才沒有多少人能發現事件的詭秘之處。其實對於

事件能進展地如此順利，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正如漢強所說，失敗的機率太大，除非有超

乎常人的毅力，否則很難抓到那千載難逢的好運。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漢強啊，

你參透了一切，但有一件事你沒有想清楚。 

 

    事件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製造事故。黃太太並不是唯一目標，她不過是眾多行事對

象中的其中一人。 

 

    可是為什麼我會感到那麼不安呢？明明事情已經順利結束，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煩

惱才是。我低下頭，將臉埋在雙掌中，忽然剛剛在樓頂發生的一切像走馬燈般在腦中一幕

幕閃過，漢強迷茫而流著淚的神情出現在我面前。他發現了一切、理解了一切，但到了最

後關頭仍不打算懷疑我。漢強，我原以為我錯看了你，以為真正的你是一個精明、方寸至

深的狠角色，沒想到你還是那個我認識的漢強，天真爛漫、樂觀開朗，像孩子一向不懂得

懷疑。 

        

想到這裡，眼淚從眼角滑落了下來。我摸摸口袋裡的藥，淚眼朦朧地望向樓頂暗沈的

鐵門。 

 

    今晚可能要吃點藥，才能睡著吧！ 

 

 

 

＊＊＊ 

【記者鄭懷思/黃葛市報導】 

本月二十日在石門區一棟公寓前發生一起墜樓意外，死者為該樓住戶趙姓

男子。經法醫驗屍後發現血液中有酒精與安眠藥殘留，再從該樓頂樓鞋子與酒

瓶的擺放狀況研判，死者自殺的可能性相當大。  

 

死者為天門大學內科部醫師，近日捲入一起醫療事故，該事件目前仍在地

方法院審理。今日警方公布在死者之筆記型電腦中留下的遺書。死者於遺書內

坦承自己的疏失，表示自己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而選擇自殺以謝罪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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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天門大學附設醫院召開記者會，向該醫療疏失案件的家屬致歉，

並宣布院長顏松年、內科部長馬福生將辭職以示負責，院長職缺則由副院長渚

伸安代理。 

 

 

 

 

 

 


